
前些日子，退休后留在新疆的哥哥
回老家，说要去镇上买些烟花。在车
上，我爱人问道：“哥，买这么些烟花干
啥？看看咱这一家子，壮壮爷爷、你们
弟兄俩，还有壮壮，咋都喜欢放烟花？”

“以前过年是别人家放炮咱听响，
买不起炮是小时候的遗憾，现在想弥
补一下！记得1995年探家时，让小春
儿把代销店上的鞭炮买光回家放，其
实也没啥好的。”哥说。相对于鞭炮来
说，我更喜欢读书，记不清楚多少次，
我做梦时享受着在书摊上“想买啥书
买啥书”的快意，一家一家地翻看、筛
选泛黄的书本，闻着略带霉味的书
香。梦里的手里攥着这一本，眼睛又
看向另外一本，在堆积如山的旧书旁
边，忘记时间、不计书价，像一个饿了
八天的人遇到好心人送来的面包那样
大快朵颐。梦中的我招呼爱人帮我搬

书，有时竟然能把熟睡的爱人叫醒，对
此爱人总会说我癔症了。梦醒后我的
手还攥得紧紧的，手中拿着的旧书还
是没留住，不由感叹道：怎么又是一场
梦呢？

我钟爱旧书有多种原因，一是旧书
价钱便宜，比当下的新书便宜不少；二
是在旧书堆里偶尔可以淘到早已绝版
的珍贵孤本，能与这些可遇不可求的
书籍不期而遇，也算是人生幸事；三是
旧书质量高，在过去的年代里盗版书
比较少见，基本不存在盗版与正版鱼
龙混杂、真假难辨的烦恼。我喜欢在
旧书摊淘宝，更喜欢旧书摊的氛围，几
张书桌大小的地方，涵盖文学艺术、生
活实用、经贸农林等林林总总的书
籍。光岳楼的可心书店、楼东大街的
无名书摊、铁塔的旧书市场，还有新搬
到聊城公园东北角的书市，以前市民

文化活动中心的图书市场，每个地方
都留下了我翻拣、淘书的身影，没有人
限制时间，没有人对你甩脸色，在那里
翻书悠闲自在，其乐无穷！

上周，我从公园东北角的书摊经
过，花五元钱买了一本王晋华翻译的
《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让那个平常
的早晨多了一份欣喜。有一次，我有
幸与从事多年旧书经营的韩元富老师
聊天，他说这些旧书多是从一线城市
论斤、论车购来的，很多来自废品回收
站。听到这些，我不由得为自己的书
担忧起来。假如某一天我不在了，我
这些年来精心收集的书籍，孩子会翻
看吗？如果孩子不需要，我也不希望
它们被填进化纸池，如果能回到旧书
摊再遇有缘人，未尝不是一个不错的
归宿。

旧书闲情
○ 柳凤春

距离我家大约一公里的地方有一处
很大的空地，四周是正在建设中的楼
盘。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那里形成
了一处集市。每隔5天，就会有大量的商
贩聚集在空地上，卖菜卖衣服卖瓜果，人
声鼎沸，好不热闹。

类似于这样的“草台”集市有个特点
——不过晌午。一到吃午饭的时候，集
市里的人就会像听到放学铃的学生那
样，很快就会消散得无影无踪。我曾经
问过一个商贩是什么原因，他连头都不
抬地回答道：“午饭前能买东西的人都来
了，吃过午饭谁还有闲心来赶集？”我一琢
磨，觉得他说得有道理。附近住的都是上
班族，他们只能利用上班前下班后的时
间，顺道来买些蔬菜和日用品，真的没有
时间来闲逛。不像我这个半截老头子，除
了遛弯，似乎没有别的事可做了。

逛的次数多了，哪个商贩每次在什

么地方，要卖什么商品，我大体都能记
住。连在市场一处旮旯卖旧书的小老
板，我都混了个脸熟。这个小老板戴着
一副眼镜，厚厚的镜片后面是一双经常
眯着的眼睛。每次来到他的书摊前，他
总是抱着一本书在那里看。书摊旁边是
一堆建筑垃圾，石头瓦块随处可见。他
从中搬来一块水泥砌块，大大咧咧地坐
在上面，全然不在乎是不是有人光顾他
的摊位。而我根本不管他是不是愿意，
直接下手在书堆里乱翻一通。之所以
翻，是因为他的书只是大体分了分类，一
大堆书像卖西红柿那样，正反不分地胡
乱摊在一起，真怀疑他是把书直接从箱
子里倒出来后，便不再去归拢收拾一下。

他这样做倒为我下手翻书提供了便
利，我连他万一出声阻止时该怎么回应
都想好了。可是他从来没有阻止过我。
即便是我跨过书摊，到他跟前去挑书，他

都不管。一来二去就成了习惯，他看他
的，我挑我的。只是在挑好书需要付款
时，问他一句：“多少钱？”他才会把头从
眼前的书上挪开，简单地看一眼，然后说
出个数字。而我也只是照他说的数字，
直接扫码付款后走人。

这个书摊上的书种类繁多，上至天
文，下至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学等
各领域的书几乎都有。我曾经和小老板
开玩笑，说他是不是把书店给打劫了。
他竟然回了一句：“这就是书店里的书。”
弄得我很尴尬，再也不和他说笑了。杂
书多，正好符合我的心意。闲着没事的
时候，读一些闲书，长一些闲知识，正好
能和一些同样闲着无聊的老朋友们显摆
一下。他们说我是人老成精，怎么年纪
越大，知道的东西越多了。我洋洋得意
地说：“人嘛，要活到老，学到老。”

我先后从这个书摊买回来一百多本

书，有关于外太空探索，诸如飞碟和外星
人之类的；有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
更多的是文学类的。我曾经买回来一套
前些年发行的《红楼梦》的小画册，纸张
有残缺，小老板却要去了我一张百元大
钞，心疼得我手直颤，要知道那些小画册
定价才一毛一分钱。我给别人说起这件
事来，他们笑话我不知足，淘到宝了还卖
乖。这样的“宝贝”还有一些，比如我曾
翻到过某位作家赠送给某人的一本签字
文集，扉页上写着“请兄斧正”，背面写着

“认真拜读”，结果却出现在旧书摊上。
夜深人静的时候，泡上一杯淡茶，倚

在床头上，就着柔和的灯光，读着淘来的
杂书，心里总会感到一阵难得的宁静。
就在这若有若无的茶香中，我忽然明白
了旧书摊小老板的心情了。人生道路的
选择各有不同，闹中取静，不仅是一种生
活态度，更是对自己的一种肯定。

集市里的旧书摊
○ 刘晓东

俺达士兵，留下一部分继续在京师西
门、北门骚扰，另一部分则进攻位于昌平
的帝陵，并且掠夺西山、良乡、保定一带。

朝廷无奈，只好答应俺达提出的通
贡要求，但要求俺达撤兵之后，才在大同
商量通贡之事。这样，俺达兵开始往北
撤退。

七镇兵马闻讯，各自返程。李瑭对
谢榛说，你看这勤王勤的，有多窝囊。好
在我还带兵冲杀了一阵，不然怎么好意
思见总兵大人呢。谢先生，我们就此分
手吧。若有机缘，请先生前往辽阳游历。

谢榛说，好，我抽时间去。
谢榛、尚武没有立即返回京师，而是

沿着俺达兵撤退的路线慢慢北行。沿
途，看到村庄的房子被焚烧一净。村子
里，只剩下老弱儿童蹲坐在地上哭泣。
黑乎乎的废墟，身首分离的尸体，被强奸
而死的女人，这一切都让谢榛惨不忍
睹。天黑之时，他们赶到一个村庄，停下

来休息。
刚刚坐下来，便有一个老人慢慢走

来，声音很低地问道，你们身上有干粮
吗？我三天没吃一口饭食了。

尚武听了，取下干粮袋，拿出两个递
给老人。老人接过，立即吞咽起来。末
了，他说，谢谢了！

谢榛问，这村上只剩下你自己了吗？
老人说，死的死，跑的跑；年轻女人

都被抢走了。除了我，还有几个七十多
岁的老太太，跑不动，只好在村子里等死
了。

谢榛听了，叹息一声。
尚武在一堵墙边，用树枝搭起一间

小屋，以避露水。地上，铺上找来的干
草。两个人躺上去，说着话，叹着气，渐
渐进入梦乡。

第二天天刚亮，听到有骑兵从村头
往北而去。尚武悄悄观看，见是朝廷的
兵马。于是，二人便尾随着向北进发。

朝廷的兵马走得快，二人就快；走得慢，
二人就慢。好在二人所乘的都是良驹，
虽然近日草吃得不多，但仍然脚力强健。

第三天的时候，二人忽然看见朝廷
的兵马纷纷后退。尚武猛抽马儿一鞭，
朝正东方向而去。谢榛纵马紧紧跟随。
这样，就避免了与溃退的朝廷兵马相
遇。二人躲在一片树木里，直到天黑才
上马往西赶去。走到一个村庄，见到几
个五十多岁的人。一打问，才知道白天
里朝廷的兵马遭到俺达兵的伏击，死伤
一千多人。带兵的，就是大将军仇鸾。

真是一帮废物！尚武恨恨地骂。
这个仇鸾，可是皇帝面前的红人。
皇帝怎么净用废物？
尚武，你问得好。可是，我们不在其

位，难谋其政。这样，我们回京师吧。再
往北走，也没多大意思了。

我听先生的！
二人返回京师。 （未完待续）

布衣诗人谢榛
○ 武俊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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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以清代袁枚《随园食
单》为基础，精选 40 余道南北菜
肴及茶酒，涵盖粤菜、官府菜等
品类，解析食材选取与烹饪技
法，展现袁枚“食不厌精”的饮
食哲学。

全书通过 30 多位清代名士
的宴饮轶事，勾勒袁枚以随园
为中心的社交生活图景，呈现
乾隆年间文人雅集的风貌。书
中 18 幅传统工笔插图再现宴
饮场景，并附赠酒令卡还原古
代行令习俗。作者结合文献考
据与现代食品科学，探讨袁枚
对“耳餐”“目食”等铺张行为的
批判，以及“豆腐得味，远胜燕
窝”等饮食理念。作者林卫辉
曾任《风味人间》美食顾问，著
有《此生有味 ：苏东坡美食地
图》等饮食散文集。

《袁枚的讲究：
趣读〈随园食单〉》


